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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见陆师傅就有好感。
他跟我二外公的神态很像。二外公腰背有点弯，头

略向右偏，嗓音独特，也许本不独特，只因常听他讲故事
的缘由，走到院墙外老远都能听出他的声音。

记得我小时候，二外公隔段时间就会到我们村庄做
木匠活。他的到来，我们整个村庄就跟过节一样热闹。
大人小孩都喜欢他。他白天做木工，晚上喝过酒吃过饭
后，就开始给我们讲古今。在我们乡下，当时还没有讲
故事这么文雅的说法，只说是“讲古今”。

他给我们讲得最多的是岳飞传，每讲到关键处，就
听他说，时间不早了，大人们忙了一天都累了，鸡也快叫
了，明晚我们接着讲。邻村来听古今的人会嚷着要二外
公再讲两句。

二外公也不生气，真会接着再讲一段，讲到下一个
兴头处，大家心想：糟糕！这回要停在这里了。果不其
然，当晚的故事就讲到这里结束了。

印象中，二外公讲古今，从他到村里来开始，一直讲
到他做完木匠活离开。他走时，村里的大人和小孩们又
期待着，谁家快点有木匠活好做。

二外公离世三十年了，这些往日的美好片段一直留
在我记忆深处。不曾想，三十年后，在千里之外，从陆师
傅身上又隐约看到了二外公曾经的样子。

陆师傅是江西九江人，长江发大水的1998年来到
杭州，先是在河坊街东头摆地摊卖一些仿古青花瓷，后
来跟着老乡在紫阳街道的工地上捡瓷片。儿子小陆初
中毕业后，也来到杭州和父亲一起捡瓷片。

跟陆师傅打交道，曾经有个三部曲，每想起来都让
人忍俊不禁。

记得第一次，陆师傅在周六杭州二百大的早市上，
拎一袋子瓷片找到我，说是要打包卖给我。我说，我的
背包都满了，再买都背不动了。他拎了拎我的背包，说，
是有点重。不过呢，还是劝你买下。

他说，这包瓷片是周四周五才捡的，都是建兰中学
附近工地的，这里是出瓷片的好地方，大片小片的釉水

都好，南宋的比北宋的多，很值得。
他这么一说，我就动心了。不过他价格扣得硬，非

要千元不可。他说，你在别处挑挑捡捡，千元也买不到
多少好瓷片。我觉得应该信他一次，就依着他的价格
买下了。

包裹虽重，但买瓷片的人，心是轻快的。我回家
后，先用大塑料盆把温水接好，然后，满怀期待地打开
袋子，把瓷片一块一块地朝盆里放。越窑、龙泉窑、定
窑、吉州窑、湖田窑、建窑等宋代窑口的瓷片，称得上是
应有尽有。

奇怪的是，袋子上层的瓷片质量倒是一般，可越到
下面，瓷片越好，到了袋子底部，更是如此。一块又一
块的好瓷片握在手中，让人心生欢喜。

当天，有个念头一直萦绕在我脑海。我觉得陆师
傅这种把肉埋在碗底的做法，违背常理，是有意为之。
下次跟他打交道要有所防备。当然，我也好想看看，陆
师傅下次会用什么“计谋”。

这个“下次”不紧不慢地来了。一个多月后的一个
早市，陆师傅看到我后，早早地跟我打了个招呼，叫我
买别人的瓷片别买多了，他已给我准备了一袋，走时带
上。我说，好。

我用三五分钟迅速在早市上转了一圈，一眼扫过，
想买的一些瓷片，心里有了底。我转第二圈的时候，开
始在要下手的瓷片摊位前蹲下来，握住瓷片快速地谈
价，价高点低点都无妨。等第二圈转下来，半小时过
去，背包也装了个半饱。

我估计，当我在早市上转悠时，一直有根线牵着
我，那根线就是陆师傅的视线。时间差不多了，我依约
来到陆师傅摊位前，陆师傅说，今天这袋瓷片要比上次
贵两百元，我说，怎么越卖越贵了呢？他说，这袋里面
有好瓷片。有了上次从他那里打包的经历，我还是爽
快地答应了。

早市有收获，回家的脚步就不急不忙。到家后，
照例开始心安理得地洗瓷片，一边把瓷片朝盆里捡，

一边猜测，这回陆师傅会把肉放在哪里呢？果真，
这次肉放的位置又不一样。等一袋瓷片洗到一半
时，有两块饼干大小的南宋官窑片相继出现，一片
是粉青色，一片是蟹甲青。按行市价，这两块官窑
片就顶得上这一袋瓷片的成本了，我对陆师傅的好
感又多了一分。

第三次，大概隔了两个月。早市上，陆师傅说又
给我准备了一袋瓷片，这一袋是三人合伙捡的，好坏
都在里面，比上次那次要贵三百元。我说，没事的，
你一直都没让我吃亏，我背得动。

回家后，我洗瓷片时，刚打开袋子就看到了一个
景德镇窑口的佛像头，小芋艿大小，上面没有上釉，
行话说是素烧的，宋元之交时期。我瞬间警惕起来，
这样一件东西要换两三袋好瓷片呢。

我把这个佛头洗干净后先放在窗口晾着，等把
别的瓷片全部洗干净，再回头细看时，却艰难地发现
了它的破绽，这是件高仿品。

下一个早市，陆师傅跟我打招呼时，眼光有些躲
闪。我从口袋里取出这件佛头，跟陆师傅说，这件好
东西是不是你忘记了，怎么放到我那个袋子里了？
不料想，陆师傅接过东西后，反应好快，他说，我那个
合伙的还一直在找这个佛头呢，我们三个人着急了
一两天，也不知道弄到哪儿了。

我笑了，陆师傅也笑了。我们彼此都是看破却
没有说破。

三连环到此就结束了，此后，本该更精彩的“算
计”也没有再出现。

多年交往下来，我和陆师傅相处得挺好。有一
次在望江门工地，我偷偷地从后面抱着他头不让他
动，再把他头扶正。他强扭过头，一看是我，朝我笑
笑说，我十几岁就当学徒做木匠活，成天打墨线，锯
木头，头歪了几十年，你怎么能扳得正呢？

我和陆师傅都开心地笑了。

在人们印象中，读书时应
该在图书馆或者在家中的书
桌前正襟危坐着，手不释卷地
读着。相信这是绝大多数人
读书时的姿势，可是我读书时
却有各种各样的姿势，而且这
些姿势甚至有些“另类”，但我
也沉浸其中，自得其乐。

每天早晨送孩子上学回
到家，离上班还有一段时间，
这时候，我就会拿出一本书
来，坐在卧室里的沙发上读。
这个沙发可以调节，既可以
坐，还可以放到一半成仰面
状，或者完全放平成卧倒状。
兴许是想睡回笼觉的原因，抑
或是看久了有些困，我就顺着
沙发仰着、躺着读书。别以为
这样的姿势就读不进任何内
容，其实一样可以顺畅地阅
读。有时候在这个沙发上坐
累了，我还会跑到客厅长沙发
上或坐或侧或卧着读。

吃过晚饭后，我会坐到书
桌前读书。打开台灯，泡上一
杯清茶，放一两首轻音乐，渐
渐地就沉浸在书本的海洋里
了。那时候，整个人都很轻
松、专注和充实，仿佛我与书
中的人物在对话，仿佛我正在
书中描绘的景区里遨游，仿佛
我正穿越到远古的时代与古
人一起劳作……我相信，那时
候我就是一幅优美的读书剪
影图。只要你见到这样的场
景，一定会为之赞叹。

接孩子下晚自习回来，为
了不打扰他学习，我就会到床
上去看书。开始时坐着，后来
就躺着了。有时候左侧卧、有
时候平躺、有时候右侧卧。再
后来，又会坐起来喝口水，继
续坐着读上几页书，直到再躺
下读着书慢慢睡着。

当然，如果只有这些读书
姿势，也不值得大书特书了，
我其他的读书姿势也颇有特
点。比如我在陪妻子逛商场
的时候，她左挑右选，我就会
捧着一本书跟着她后面转。
再比如每天在车上等孩子的
时候，我就会坐在驾驶座上读
书，有时候还要把脚跷到操控
台上去，有时候又会放平座椅
躺着读。

外出游玩的时候，我也会
揣上一本书，或在水塘边、或
在草地上、或在凉亭下，站着、
坐着、倚着、慢走着读书，收获
了比游玩更浓的趣味。更有
甚者，有时我还会坐到卧室的
飘窗上读书。沐浴着和煦的
阳光，看着书本上的一个个黑
字，仿佛弹奏着五线谱上的音
符，让我无比享受，又让我非
常愉悦，心中充满了温暖。

这些年读书越读越多，甚
至到了痴迷的程度。其实，只
要你痴迷一件事，你就不会在
意外在的形式，我读书的时候
就是如此，我读书的姿势已经
说明了一切。

陆师傅的“连环计”
文/图 汪少一

■老汪说宋瓷

宋代景德镇窑素烧童子像，杭州上城区城头巷
工地所出，现陈列在德寿宫遗址博物馆。

晒盐

从地图上看，党山一带处于钱塘江喇叭口南侧
的滩涂地区。很久以前，从坎山到瓜沥再到党山、益
农，筑起一条石塘挡住海水漫灌；解放前，已有人在
这条石塘外开地种植、定居生活。这些人，大多数是
从石塘内移居过来的，他们发现塘外土地平坦，浇灌
方便，受海水侵入的概率很小，于是筑草屋、置家业，
耕作沙地，安居乐业。

我家就是这支移居大军中的一员，只是我不清
楚我家祖上是哪个年份移到沙地定居的。几十年下
来，我家已经扎根沙地，按照沙地的习俗生产生活。

但毕竟远离集镇，基础设施落后于石塘内的农村，沙
地土质限制了种植的自由，因而，沙地一带农民的经
济状况比较差。

穷则思变。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
比我家更靠近海边的农户开始晒盐，卖给盐贩子，这
样比在生产队赚取工分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益。父亲
是个接受新事物比较快的人，他听说这个创收门道
后，立即前去考察学习，认为可以试一试，就动手实
践了。

晒盐首先要有晒场。已在海边晒盐的农户，他们

是在靠近海边的地方找一块平地，将地块分成若
干小块，小块之间留出可供一人走动的路基。地
面上要浇上一层薄薄的混凝土。这样，盐卤不会
渗到地下，收盐非常方便。另外在边上还要建个
管理房，供人员休息、摆放工具和成品盐。那些人
建起小型晒盐场，因投资较多，常常是几户要好的
农户合作，而且要轮流看管。

父亲没有采用这种方式，而是利用家里的条
件晒盐，也就是把盐场建在家门口。这样考虑出
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父亲无力在海边投资建造晒
场，也找不到合适的合作伙伴；离家太远照看盐场
很不方便。于是，父亲划出道地（晒谷场）的一半
面积，浇筑了两块晒盐板。一个小型的家庭盐场
宣告诞生。

晒盐必须有卤水。与海边相比，我家属于“内
地”。这片沙地，上百年前肯定是滩涂，是盐碱地；
经过历代人的耕作，这里已经成了合格的农耕地，
而且土地肥沃，含水量适当。人工开掘的湾渠流
动着从绍兴淡水湖里翻引过来的清水，找不到可
以晒盐的卤水。

怎么办？只有到海边用人工去拉回卤水。那
时，我家还没有置办自行车，靠父亲和哥哥去挑回
卤水显然不现实。于是，父亲找到生产队里骑自
行车技能较好的青年，雇佣他用自行车运回卤
水。这位青年还算给面子，为我家拉了一段时间
的卤水，保证了生产原料的供应。后来，我家买了
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由大哥承担拉卤水的重任。

晒盐要求精心管理。晒盐一般在每年气温高
于20摄氏度的季节进行。那段时间，每天一早，
父亲看到太阳升起，就叫我们在盐板上加满盐
卤。不要小看这点小活，做起来也是艰苦的。把
装满卤水的桶搬到晒场，不能沿途滴漏，因为卤水
很咸，洒在地上、生活用具上，影响生活。手脚接
触卤水多了、久了，会使皮肤开裂难以愈合。那
时，我们为了减少支出，没有劳动保护的概念，都
是赤手赤脚干活，只能靠小心保护自己。在一天
的晒蒸过程中，要有很多次的翻动。卤水在晒蒸
后，在表面会结出盐粒，盐粒挡住阳光，延缓了盐
粒从卤水析出的速度。因此，在中午十一点到下
午三点，每隔一个小时，都要到盐板上翻动一次。
头顶是火辣辣的烈日，脚下是白花花的盐池，一旦
卤水溅到伤口，钻心的疼痛让人害怕。如果这天
都晴朗倒还好，有时突然下起雷阵雨，只好手忙脚
乱地收盐，以免造成损失。

傍晚，收盐时的喜悦把一天的管理艰苦抛到
脑后，一筐筐白花花的食盐从盐池里捞起，装进木
桶里，抬进家里，一种丰收的愉悦油然而生。

晒盐的不如贩盐的，自古而然。家里积累了
多日晒制的食盐后，就要出售变现了。记得那时，
农户自己晒制食盐，政府不来阻止，但政府主导的
供销社不收购食盐。在食盐的生产者、加工者和
消费者之间，没有做到闭环管理，给盐贩子们留下
了空间。父亲生产的这一点盐，只能卖给盐贩子，
任由盐贩子压价砍价。我记得，我家晒盐，不去计
算劳动付出，仅仅摊上建盐板、拉卤水的成本，已
经接近盐贩子给出的每斤盐的价格了。这个简单
的核算，我在听父亲与盐贩子的讨价还价中都已
明白了。

我已记不得父亲是由于什么原因停止晒盐
的，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不再从事晒盐的行当
了。但父亲那段晒盐的历史，我是记忆犹新的。
父亲利用政府管理的空间，创造条件，不怕辛苦，
敢冒风险，晒盐卖盐，以增加收益，这种闯劲真值
得我们学习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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